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野叟曝言
第三十六回  柯知縣平白地放出殺人心　餘大人半青天伸下拿雲手

　　長卿勃然大怒，洪年又嚇又氣，罵道：「你這班瞎眼的狗才，這等可惡，怎敢鎖起俺老爺來！」那鎖著長卿的差人便是手軟，

臉上都失了色，卻被一個瘦骨臉的喝道：「咄！看他晦氣臉兒也像個老爺嗎？這班賊骨頭都是鐵嘴豆腐腳，到當官夾起，就裝不的

那腔了！」長卿氣得目睜口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由著他簇擁到一個衙門裡來。長卿估去是巡檢典史的衙署，雖是氣極，轉覺好

笑。只聽得當當的三聲雲板，吆喝一聲，簇擁著一個官出來。差人上去稟道：「捕役們奉著牌票緝拿盜賊，本縣的案件還不打緊，

第一是德州河裡劫奪宮妃、東阿地方邀截皇貢的響馬，合那廈門、乍浦、天津、登萊一帶殺官劫商的江洋大盜，廣捕協緝的文書雪

片下來，追比得那般厲害。幾日前，來這兩個人，面生可疑，捕役們跟著他而探遍吳江縣裡，通沒他一個相識。揀著幾個大牆門進

去，都被裡邊囉唣了出來。這一個算是家人，卻沒一些規矩，在店裡同鋪睡覺，同桌吃飯。若說是做客的，並沒銀貨；是投親的，

並沒認識；是醫卜星相，並沒招牌；是遊學，並沒住紮；是訪事的，並沒線索；是山人墨客，並沒薦搭，每日在街閒撞，沒一人拱

手，沒一處招留。裝著主僕，又是貓鼠同眠；打著京腔，又帶著南方語氣，若不是盜賊引線，就是撞鍾太歲，只嚴審他便知端的。

」　　那官兒把頭點了幾點，喝道：「你兩個什麼人，為何這等放肆！見了本廳，還直立著不跪？」長卿笑道：「你不跪也就夠

了，怎要我學生跪起來？你多大前程，敢於縱役誣拿，冒犯官長？」那官兒登時紫漲了面皮，把一嘴線邊鬍子都往上翹起，冷笑了

一笑，說道：「好大膽的光棍，你敢笑我老爺官卑職小，可知我衙門雖小，法度卻利害哩！我老爺在兵部辦事一二十年，那一件古

怪事沒見？那裝幌子、支空頭、偷天換日的拐棍，歷任以來，也不知夾死了多少，你明明是歹人，卻扯著大架子來嚇唬人，快實說

上來，還可從寬發落，若解到堂上去，你就該死哩！」長卿大笑道：「堂上官兒又是多大？我久聞這柯渾的大名，正要問他縱屬殃

民之罪哩！」那官兒瞪著兩眼道：「這光棍怎這般作死？連太爺都衝撞起來！」一面吩咐眾人，一面去稟見縣官，將拿獲長卿緣故

備細說知，又加些激怒的話頭，氣得那知縣暴跳如雷，道：「那拐子真是該死，且給他一個下馬威再處！」於是立刻坐堂，帶長卿

主僕上去，把棋鼓亂敲，喝道：「你是何方太歲，那處神奸，怎見我老爺還是這般大模大樣，快跪下去，把實情供來，若有半點支

吾，便夾死你這奴才哩！」一面吩咐快拿夾棍，取頭號板子伺候。長卿微笑道：「你也算一個正印官兒，怎這般糊塗，把一個現任

職官認作神奸、太歲。來由也不問一問，便是夾棍板子，滿口胡柴，怪道學生在京就聞你大名，喚作柯三夾哩！學生別無口供，只

送我到敝世兄馬負圖衙門便知來歷。」

　　這幾句把柯渾頂得呆了，這馬負圖名文升，是南直隸巡按，新放出京，到任後即訪知柯渾款跡，欲登白簡，因撫軍受柯渾重

賄，極力彌縫，方免特糾，令其改滌肺腸，以贖前罪。正在慄慄危懼之時，忽聞長卿之言，雖未知真偽，已是落呆，不敢再加嚇

唬，只得跑下公座，連連打拱，道：「卑職有眼無珠，一時冒昧，罪該萬死。且請到賓館中，請明大人的官位，百叩首謝。」那典

史合那幾個捕役只顧發抖，兩班書役都替本官捏著一把冷汗。長卿道：「學生洪文，字長卿，現任太常博士，因受敝友文素臣之

托，在京給假，來訪他母兄消息。本與貴縣毫無干涉，不料被拿，受此凌辱，真所謂禍從天降了。」柯渾見長卿說得確鑿，便顧不

得觀瞻，忙跪下去連連磕頭，爬起來就要匙鑰，替長卿開鎖。長卿笑道：「這鎖也是不易開的，但貴縣已經知罪，學生也不計較

了。」柯渾磕頭不迭，典吏已是磕破頭皮，捕役更磕得滿面流血。柯渾喝令差役將捕役拴鎖，聽候痛處。長卿便要回店，柯渾那裡

肯放，抵死送至甘露庵內，做了公館。送床帳、送鋪設、送酒席、送水禮，百般樣的奉承，又封了百金送與老家人洪年，長卿一概

謝絕，當不得柯渾苦苦求告，只得收下酒席，其餘都璧還了。長卿才用過飯，柯渾又在外稟見；回了幾遍不去，只得出見。柯渾百

般支飾，把事情都推在典史身上，卻一心跟問長卿與按院的世誼。長卿笑道：「事由貴縣，與事由典吏，都是一般，學生心中已毫

無芥蒂矣。至學生此來並非藉按君勢力，有所希冀，何必苦苦根究？負圖尊人與先父同年，學生與負圖又同過筆硯，雖非至交，也

不十分疏闊。貴縣如不相信，同學生至江陰，一見就明白。」

　　柯渾聽了越加慌急；呆了一會，深打一恭道：「卑職連夜差人稟知按台，屈大人少留數日，一面著人訪問文先生家眷。大人如

要遊賞，這庵內住持善成頗知世務，叫他陪往，可盡覽湖山之勝。卑縣官妓中頗有佳麗，可選擇幾名來答應。梨園俱是崑腔，只揀

好的喚來，替大人少解客中寂寞便了。」長卿笑道：「聲色之事，學生無所好；山川雖好，苦無心緒去賞鑒他。我本不為按君而

來，何必去報？好友家眷，業經遍訪，並無著落，學生留此何益，一日也不能擔擱的了。」柯渾連連打恭道：「老大人雖無求於按

台，卑職係接台屬吏，理應攀留憲駕，稟報按台。況老大人為著文老先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若不根究出一個實在下落，不特虛此一

番跋涉，亦覺有負良朋之托。文老先生偃蹇諸生，小考必至江陰，大考必至留都，兩處俱有親知，卑職差人分頭挨訪，必有消息。

老大人屈留數日，一則矜全卑職；二則完了老大人心事，實為兩得，伏乞三思。」長卿暗忖：我本為素臣而來，何得貿然而去？彼

以地方官勢力或不難於尋訪，不如將計就計，小留數日為妙。因改口道：「既貴縣如此堅留，學生待留五日，俟五日內無信，准擬

束裝可也。」柯渾連聲答道：「在卑職身上，五日內必有音信。」說罷辭去。就是住持善成進來參謁，滿口世法，一味趨承。長卿

素性最惡和尚，心裡頗不受用，卻居停在彼，不便拒絕，懶懶的相待了出去。隨後便是典史跪門，兼押捕役來驗臀。發放才過，又

是縣裡撥的四名聽差，領著六名轎傘扇夫、兩名廚役、三五名水火夫，進來磕頭。晚間又撥幾名更夫來巡邏防夜。一應酒米魚肉柴

炭之類，流水般送不絕。長卿見這光景，甚是好笑，暗忖：這縣官稱謂過謙，支值過盛，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，真是勢利小人。又

想他因怕按院，故如此相待。負圖知我性情，斷不因其稟報，疑我有招搖干瀆之事；而借此討得出文伯母消息，則塞翁失馬，焉知

非福？捕役這一番錯認鎖拿，不足為我之辱，反是我之大幸矣。又想：文伯母遷避何處，因何一人不知，又因何一問及此便驚駭非

常，嚴辭拒絕？這種光景實是令人難解。又想著早晨明明見雙人家中那老蒼頭入店，隨後就是捕役進來，竟像是他領來拿捉的模

樣，以後也絕不見他蹤影，豈不可怪？長卿心如轆轤，輪轉不已。

　　豈知事皆難料，禍不單行。自用過晚飯後，忽然腹中作痛，發狠的泄瀉起來，到定更時，已瀉有一二十次，登時面無人色，神

氣虛憊。洪年慌急異常，長卿道：「你不必著忙，我今早空心被鎖，受氣忍餓，早飯又多吃了一碗，氣食團裹，腥膩黏聚，晚飯又

接連下去，饑飽失節，致有此病。只看夜裡，若漸漸稀疏，便可不藥而愈。」那知這一夜竟臥不帖席，足足瀉了三四十次，到得五

更，竟幾乎暈去，只得去請醫生來看。柯渾知道，忙來問病，就帶著一個官醫進房診視。兩醫所言病症，俱與長卿之意符合，所開

之方，大同小異，俱是順氣燥脾、消導分利之劑。柯渾不放心，留著官醫監同住持煎調藥餌。長卿心裡甚是明白，覺道甚不過意，

叫洪年去替代，官醫、住持抵死不肯，說是「太爺吩咐，不敢辭勞；管家高年，自去歇息。」洪年因要伏侍長卿，也便進房去了。

吃藥下去，泄瀉愈勤，起初還有些水谷，有些臭氣，到後來都是些脂垢，只帶著點腥氣，並不臭穢了。長卿自覺身子狼狽已極，因

囑咐洪年道：「我年尚壯，自問生平亦不至客死道路。但氣數不齊，斯人斯疾，古人尚不能免，何況於我？倘有不測，汝可訃聞馬

老爺，打算我棺木回去，得依祖宗窀穸，此是第一件要緊事。第二件，就是文老爺書信，須候餘老爺回家，交付與他，他與文老爺

至交，定不負托；那五十兩銀子，一併交付。就是馬老爺別有事故，我的棺木不得回去，亦只可暫寄此庵，你回家再打算盤纏，前

來接取，不可挪動文老爺的銀子。倘餘老爺處又有意外變頭，你便往江西豐城縣稟知未老爺家鸞吹小姐，托他轉寄，然後回來料理

我棺木起身。那未老爺是做過大理寺正卿的，已經去世，止存一位小姐，與文老爺是至親，你到那裡一問便知。總之，文老爺的銀

信一日不妥貼，我的棺木一日不回去。你若違我之命，我在九泉之下決不瞑目。你係我的奶公，自小提抱著我，雖另眼相看，卻未

曾補報得你，也只索付之無可奈何的了。」洪年聽到傷心之處，淚如泉湧，嗚咽道：「老爺病勢雖凶，卻是風火之症，並非實病，

怎說到那條路上去？老爺囑咐，小人切記在心便了。」長卿道：「這燭光都淡了下去，敢是天亮了，你去外邊一看。」洪年看過，

來回說：「是月色中天，霜華滿地，不知是甚時候。」長卿道：「今日該是二十二了，天亮月直，霜降五更，天將明矣。你可去睡



一睡罷。」洪年道：「老爺說這幾句活，又瀉了兩回，老奴若睡，何人扶持？」

　　正說不了，聽差已來叩門，說老爺在外問候，要同官醫進來診脈。長卿令洪年回了，縣官領官醫進診，長卿道：「學生神氣疲

乏，先生用藥須以養氣為主。」官醫道：「老大人神氣雖虛，停滯未盡，若急用補劑，則關門捉賊，必貽後患；須再用一服利中之

劑，後加溫補，方邀萬全。」長卿唯唯。俟官醫出去，密囑洪年道：「我正氣虛憊已極，若再用消導，是速之死矣。文老爺常說，

不藥為中醫。你可收拾清些的稀飯，待我呷一兩口，候藥送進，你便悄悄傾掉了罷。」洪年見藥不效，便遵命而行，向廚下取米煮

粥。廚夫說有熬現成的。洪年遞上，長卿勉強呷了半碗，覺道肚中頗不受用，暗忖：果是積滯未清，故此作脹。那知肚中連連絞

痛，頃刻又瀉了六七次，登時肚腹發脹，氣喘頭眩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不意我竟畢命於此，平日致君澤民之念，付之流水矣！克

伐亦瀉，補益亦瀉，此天數也。只可惜素臣書信未寄，受托不終，死難瞑目耳！」洪年爬在床前，淚如雨下，說：「文老爺書信都

在老奴身上，但家中夫人公子如何過活，老爺有甚囑咐，也該說一兩句。」長卿道：「夫人賢達，公子樸實，自能苦守清貧，如有

緩急，趙日月、文素臣、馬負圖、袁正齋、廉介存五位老爺可以相倚，餘人俱不可干瀆。還有一句話是要緊的，須與公子、夫人說

知：窮死是要讀書，餓死是不可改操的。此外別無囑咐。」洪年涕泣受命。長卿斷了藥餌，安心待盡。

　　洪年守到停晚時候，正要出去上火，忽見暗光中有一人突入，洪年定睛看時，卻是餘雙人家的老蒼頭，連連搖手，附耳低聲，

慌慌張張的向洪年說了幾句。洪年驚疑不定，悄悄述與長卿。長卿猛吃一驚，沉吟一會，掙扎起來，那老蒼頭先到外邊探望，恰好

靜悄悄的，別無一人；覆身進來，同著洪年，攙抱著長卿，同到後門口，扶入一乘暖轎，下了簾幔，轎夫如飛抬起。洪年收拾行

李，蒼頭引導，隨後趕上，至河邊，下了一隻快船，四個後生，搖著兩枝櫓兒，飛也似的，出了水關，到塘河裡來。長卿勞動了一

會，喘息不休。船中熬起稀飯，老蒼頭送上，呷了幾口，覺得有味，竟把一碗稠粥都吃完了。漸漸鼻息有聲，沉沉睡去。洪年歡喜

異常，蹲在艙中，屏息而待。長卿一睡醒轉，還要稀飯，洪年慌又遞上一碗，長卿吃過，催令二人出睡，說道：「這夜裡竟未解

手，精神亦覺少長，餘夫人之言不謬矣！」因問蒼頭：「那一日捕役來拿，明明見你先進店來，因何以後並不見你一面？縣官用計

害我，你主母何由而知？文老爺家眷果否避住江西？我與你莫非錯走了路頭？你可備細說與我聽。」老蒼頭道：「前日老主母見老

爺的名帖，因家主外出，無人陪侍，叫人到鄉間去請一族姪，往返耽擱了兩日，才叫老奴來請老爺。不料正被捕役鎖拿。老奴不知

頭路，忙趕回去報告。老主母即著人到縣中打聽，後來又逐日差人到寺中探聽。昨日一早，就吩咐小人預備船隻，說縣裡老爺心腸

極險，手段極辣，老爺好好的，因何忽有此急驟重症？必是他怕著按院，慮罪情急，為此狠毒之計，買囑官醫、廚役，就那藥餌飲

食之內，下些大黃巴豆，衝牆倒壁之物，以致如此。這船家轎夫俱是本宅莊僕，老奴在寺，候了半日，無隙可乘，直至向晚，才得

捉那空兒，請老爺下船，湊巧並沒一人撞破，這是老爺的洪福。昨晚那粥熬有人參在內，說老爺久瀉氣虛，必須培養元氣。至文相

公家眷躲避何處，老主母實不知道。因六月裡邊，江西未小姐差人來過，說文相公病在他家，九死一生，虧他家一個丫鬟醫好，進

京去了。後來文老夫人合家潛避，隔晚那一日，又是未家差人前來問候，故疑心文相公家眷是往江西去了。這些情節，因老主母與

文太夫人相厚，故知道他家的事，從未向下人們說。因恐老爺要問，才細細吩咐小人的。」

　　長卿長歎一聲道：「人心之險，一至於此，我所夢想不到！怪是服藥進膳，呷湯飲酒，俱增病勢，其用巴豆等藥無疑！若非你

老主母有先見之明，成事之智，我這性命豈不生生的送在他手裡？可惜便宜了這奸徒，我若掙扎得動，告訴了合城官員，便與他干

休不得！」蒼頭道：「老主母也曾，這縣裡腳力極大，詭詐多端，一計不成，恐又施別計。他雖用毒藥，卻無實據，所使之人，必

抵死不承。老爺病軀，豈可再著氣惱，再費心神？莫若竟到江西，完老爺的正事為妥！」長卿點頭道：「此真至言也！只是文老爺

的家眷，為何事竄避遠方？我往各處打探，何以俱有驚畏之狀？你前日也是那等慌張，係何緣故？」蒼頭道：「那年西湖昭慶寺中

失火，燒死了無數僧人，文相公正在湖上遊玩，曾救來許多婦女。有一個姓劉的，將妹子許給文相公做妾。他那邊有個太監的姪

兒，與姓劉的作對，竟說是文相公同他兩人放的火。六月裡邊，這事發作起來，察院差人拿捉，虧得不在家中，把他一個老家人下

了監。又來捉拿家屬，卻驚動了許多相好親友，遞公呈、具保狀，說放火之事並無證據，又無原告，何至連及家屬？又虧了匡無

外、水梁公兩位相公家中，出錢打點，把這事才緩了下去。到了七月盡邊，有一個和尚叫做和光，與這察院相好，做了原告，察院

出了簽，拿了文大相公，正要動刑。忽京裡下文書，說文相公直言敢諫，叫察院送他進京，要把御史與他做。察院又怕起來，立刻

送文大相公回來，連老家人都放出了監，打發和光回去，把這件事也註銷了。誰知到了九月初頭，察院得了京中消息，文相公發遣

遼東，重又捉拿家屬。虧得文家合門於半月前已經逃避，沒曾拿著。隨後和光又弄了國師的書札來，逼著察院合縣裡老爺出簽出

票，著落親族里鄰要人，不知干連許多人家，費了若干錢鈔，還當官立了甘結，才得無事。和光不肯於休，逐日叫人察訪，又假冒

文相公在外結識的朋友來寄信拜望，踩探他家眷的下落。吳江縣裡，但是與文家沾親帶故的，沒一家不被他薅惱透了。虧得文家外

避，本沒一人知道，所以還沒甚大事。前日老爺來問，老奴只認是察訪的人，故此得罪，直到老主母見了名帖，說是家爺相與，才

知道真是文相公的朋友。那些人家不敢招認，也就是這個緣故哩！」

　　長卿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督學直怎地翻覆，真小人之尤也！你只送我到北新關，便可回去，替我多多致謝太夫人，說

我洪文感激救命之恩，銘心刻骨便了。」蒼頭道：「老主母吩咐送老爺到江西，怎敢便回？」長卿道：「豐城任知縣是我年伯，未

家又是宦家，不消你指引。這船原不能過壩，你老人家也受不起勞碌。我主意已定，不必狐疑。」那老蒼頭也就應允了。到關後，

長卿叫洪年稱出四兩銀子，賞了蒼頭合那兩個船家，自與洪年二人到江口搭上江西船，竟望豐城縣來。

　　一路上錢塘潮聲、桐廬江色、嚴陵釣台、滕王高閣，說不盡許多名勝。長卿卻似於陵仲子，耳無聞、目無見也。一直到了豐

城，慌慌的問至縣前，投進帖兒，不見聲息，心裡焦急。柬房忙令人打掃賓館，長卿不肯去坐，站在堂上立等，那知急症驚風，偏

撞著慢性的郎中，足足有半個時辰還沒回頭出來。長卿焦急異常，因是年伯，不便發作，只得耐心，又等了小半個時辰，長卿急得

要死，連催柬房，回了五七遍進去，總沒一毫動靜。長卿急得面無人色，掣身便走，柬房那裡肯放，跪地苦留。長卿正待跑脫，聽

一片聲叫請，長卿急走到宅門口，任公氣喘吁吁走上來，一手扯住長卿手腕道：「失迎，得罪極了！」長卿正待回言，任公疾忙放

手，變了面色，口裡像說甚麼，腳裡打著滑囗，七跌八撞的飛跑進去了。正是：

　　只鸞顧影傷明鏡，五彩懸絲續倩魂。

　　總評：

　　長卿為友寄書，至於辭官出京，可知素臣初次入京所交諸友皆非尋常投贈可比。而於長卿尤有生死之誼，蓋長卿因素臣大哭，

耳屬於垣，識為非常人物，遂至闖席訂交。與別人因緣遇合者固自不同也。

　　素臣以一哭識長卿，尚是偶然感觸。至入席歡慰，兩人攀談而後，素臣之胸襟、抱負均在長卿目中。長卿精於相士，論理論

教，如素臣相貌品格、立心行亭均不宜死於橫禍，此固可信無可疑者。然氣數不齊，此番謫戍，正不知是禍是福？與庵中泄瀉自分

不至客死，而忽然想到斯人斯疾，古人不免其意相同，故肯不辭奔波、不避阽危、欲親見水夫人面交銀信而後已。不然風鑒既精

明，知素臣必有轉機，何妨易俟，乃僕僕徵途、幾經磨折而不悔，何耶？

　　和光自舟上發水，忽忽上岸，當日語氣似稍有悔意，其於素臣正自消卻嫌釁。乃事隔年餘，突然出首控告，累及全家。即以挾

仇而論，不過舟中上坐指斥鬆庵抵毀緇流這一段口舌之怨，何至仇深如許？不知和光乃當今賜紫朱公，鄭重言之，固非閒筆。黨

桐、馮時薦由群小，奏對阿私；素臣正論參乎其間，靳監之怒固盛，而最能恝然者即是國師，故此番捉拿家屬由靳仁主謀而和光原

告。至於再三之瀆，則又弄出國師書札也。鬆庵既死，國師於杭州一路因忌靳仁不派心腹，在十一回中奚奇口中露出。和光因此奉

承國師，恃察院交情，屢次謀逆，蓋－心欲為鬆庵之繼而已，豈在與素臣有仇無仇也耶？

　　和光之於素臣，為巴結國師也，非仇也；柯渾之於長卿，亦為怕按院也，非仇也。小人用心往往如是，而君子適逢其禍，冤

哉。



　　柯渾之令吳江有劣跡而無善政，素臣十友言志痛加抵毀，其不得志於士類者非特行雲一案，妄刑縱匪而已也。馬公巡按南直隸

所得於口碑，及素臣、雙人在京與一輩名下品題者至詳極悉，安得不登白簡？長卿自稱為按院故人，柯渾曲意逢迎，庶幾撫軍彌縫

之後得其一言，保舉永免糾參，此亦小人常情，仕途之津隘也。乃因誤拿刑嚇之嫌，恐長卿意終不釋，將於按院前為禍，遂起殺人

之心，暗施毒計以陷之於死，無乃太狠？然其所以下此辣手者，亦由長卿轉環太遠，一經禮待，芥蒂毫無，不免反起疑心，急為除

根滅口計也。自來君子之通小人，不動聲色而墮其術中，大率以此。蓋君子真誠，小人反覆，氣概不同而用心自別也。

　　餘夫人一見長卿名帖，便知為素臣事而來，始則拘禮不敢請見，繼命蒼頭入店將欲有言，而適逢捕差拿捉，失此機會，以致長

卿被禍幾死，何不幸之甚耶？細思其故，乃知捕差誤捉，其非餘夫人所料。蒼頭見此情形，不與解說，慌忙歸報，亦蒼頭分所應爾

也。蓋蒼頭必疑長卿有他故而被拿，既經目見，何敢兜搭惹禍？況事涉文家，正在大家推脫不知之時耶？讀者疑餘夫人既有後來脫

險一事，則當時蒼頭在店，何難一認長卿為雙人好友，免受兩日磨折，而孰知其無此情理也。

　　餘夫人備船轎救長卿出庵，因蒼頭探得病信故也。然柯渾賠禮、留賓，如此款待，安知病由下藥？雖柯渾平日惡聲昭著，不料

其心狠手辣，競至於是。乃身受者猶蒙鼓中，而旁觀者一猜便著。此等識力直幾於水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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